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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岳悅）小提
琴演奏家高參日前於香港大會堂舉辦
音樂會，他使用價值過億港元的「杜
龐將軍．格魯米奧」小提琴，攜手本
地鋼琴家鄭慧，合奏多首中外名曲。
演出中，二人合奏了約翰．威廉姆斯
名曲《辛德勒的名單》、施特勞斯的
《小提琴奏鳴曲》、維尼亞夫斯基的
《詼諧塔蘭泰拉》和《原主題與變
奏》、《漁舟唱晚》、馬斯涅的《沉
思》以及柴可夫斯基的《俄羅斯舞
曲》。此外，高參還獨奏了一首懷念
恩師林耀基先生的作品「思念」。

古老名琴留存不易
是次高參音樂會使用的小提琴為

1727年安東尼奧．斯特拉迪瓦里製造
的 「ex． General Dupont．
Grumiaux 」（杜龐將軍．格魯米
奧），它是由華人收藏家擁有的第一
把中國內地的斯特拉迪瓦里價值千萬
美金的世界名琴，但高參表示，95％

以上的老琴都不適合獨奏，「在斯特
拉迪瓦里留下的600多把琴中，僅有
200多把還可以演奏，而其中可用於
獨奏的還不到50把。」他隨即提出評
鑒古老小提琴的幾條標準：是否保存
完整、是否油漆及物件完整、是否有
很好的歷史及現狀、是否適合演奏。
「『杜龐將軍』符合這幾點要求，仍
保留了部分的原始油漆，且琴身一條
裂紋都沒有，」高參說：「弦樂器一
般可以存放較長的時間，到今天還能
為音樂、為人類服務，可以演奏才是
樂器的意義所在。」
在3月19日的「博鰲亞洲論壇」

上，高參首次以「杜龐將軍」琴壓軸
演出一曲《豐收漁歌》，未來5至6
月將攜琴於北京、重慶、長沙等地演
出。他坦言對琴有一種敬畏的心情，
不會輕易去評價，「琴是有靈魂的，
像是一個朋友，經過多年相處才能互
相了解，它會潛移默化地改變你，也
會在關鍵時刻幫助你。」

近來看了兩齣根據中西今古經典再創作的舞
台演出，它們分別是英國劇團紙影院(The
Paper Cinema)的《奧德賽漂流記》以及中國著
名實驗劇場導演李六乙的《小城之春》。前者
改編自古希臘詩人荷馬（Homer)的史詩經典《奧
德修紀》（Odyssey)，而後者則是李六乙對中國
近代電影導演費穆的經典作品《小城之春》
（1948年）之致敬。

將命運之無常變成棉花糖
紙影院的《奧德賽漂流記》的演出對象主要
是兒童與青少年，而採取的形式是近乎皮影戲
的現代即場動畫形式，加上現場音樂表演，都
充滿了想像力與幽默感，可謂極盡視聽之娛。
說《奧德賽漂流記》的形式近乎皮影戲，是因
為紙影院的動畫形式很原始，沒有電腦虛擬合
成影像，有的只是即場繪畫與微縮紙版公仔等
低科技形式，在攝錄機現場同步播放的鏡頭
下，化腐朽為神奇，大有點石成金之美，令人
驚嘆。由於《奧德賽漂流記》的情節緊湊，人
物與事件魚貫出場，而負責演出中所有即場繪
畫、舞弄微縮紙版公仔以至調動燈光的，則只
有兩名紙偶師，演出一直保持流暢的節奏，
可謂神乎其技。
《奧德修紀》原本由二十四章所組成，故事
主線是希臘英雄奧德賽隨希臘聯軍花了十年時
間攻陷特洛伊城後，再花了另外十年時間，經
歷萬難，才得以回家的故事。 《奧德修紀》
以眾神幫助奧德賽擺脫女神卡呂普索，成功踏
上歸途為起點，其間間中加入大量插敘，交待
了奧德賽刺盲獨目巨人、在冥府跟阿客曼農聚
首話當年等故事。 《奧德修紀》的敘事結構
異常複雜，主題也多，現在《奧德賽漂流記》
則把二十四章的內容濃縮為三幕，主要交待奧
德賽兒子忒勒瑪科斯外遊尋父，之後又如何與

其父會合，合謀殺盡那些在
其父不在家期間，追求他的
母親珀涅羅珀、還佔據他
們的王宮與大吃大喝的求婚
者。所以，《奧德賽漂流
記》主要把《奧德修紀》理
解為一個有關尋親與回家的
故事。
這亦不壞，跟《奧德修
紀》原來的主題吻合，但問題是《奧德修紀》
不止於此，原作有其更為深刻甚至黑暗之處。
例如，《奧德修紀》原作便常常強調神意弄人
的主題，由一開始，特洛伊城戰爭之所以出
現，是因為眾女神之間的爭風呷醋，而往後奧
德賽之所以久久未能歸家與終於得以歸家，也
是全數取決於神意，我們從中可以看見古希臘
人極其深刻的命運觀。在原作中，就算珀涅羅
珀最後得悉其夫已跟兒子合力殺盡纏繞她多年
的求婚者，她還是半信半疑，認為自己的夫君
早已仙逝，手刃一眾求婚者都是天神所為，跟
她再一次開的玩笑。故此，她最後還是要使出
終極測試，才相信眼前人便是夢裡苦苦思念的
人。可以想像，《奧德賽漂流記》以兒童與青
少年為主要觀眾，這些深刻的主題自然可省則
省。然而，筆者有時總是很懷疑這種遷就，是
否太看扁了我們的年輕朋友？結果，《奧德修
紀》中生命的無常與苦澀都變成了可口的棉花
糖，實在可惜。

複合多聲部的《小城之春》
跟《奧德賽漂流記》相比，《小城之春》自

然深刻與複雜得多了。開宗明義，舞台版的
《小城之春》是對中國近代著名電影導演費穆
在1948年拍成的同名經典的致意之作。若果把
中國第五代導演田壯壯於2002年重拍的《小城

之春》也算進內，李
六乙跟同名前作的對
話是多重的，大概是
個上好的論文分析題
目。
然而，本文篇幅有

限，故暫不擬對三個
版本作出仔細比對，
而只想就李六乙的版

本，看出劇場演繹的特色。
跟費穆的電影版本那種比較「寫實」的風格

不同，或許受到李六乙近年的戲曲探索與實驗
影響，舞台版的《小城之春》一開始便採取了
虛靜的寫意手法。不過，說費穆的電影版本
「寫實」，也未必完全準確。事實上，費穆在
《小城之春》當中，透過了鏡頭與影像，創造
了似虛還實、亦虛亦實的詩意。
換言之，李六乙只是將這份詩意在舞台上推

至極致。例如，舞台版的《小城之春》一開始
便運用了大量的書籍，構成了小城的外景與戴
家一家的內景，而非一板一眼的「寫實」。此
外，除了周玉紋、戴禮言、戴繡與章志忱等幾
個原電影就有的角色外，李六乙也安排了閱讀
者一角，不時與戲中角色交錯誦讀《史記》、
《大學》、《中庸》等文本，再加上原有角色
的對手戲、玉紋間中上演《再世紅梅記》的戲
中戲，舞台版的《小城之春》可謂眾聲喧嘩，
多聲部的複合演聲頗成功地呈現了幾個民國時
代的脆弱靈魂，如何在傳統禮教與感性情慾的
張力中，死去活來。
費穆的電影版本長於以角色之間「話裡有

話」的對話以至詩化的影像語言，呈現主要角
色的內心風暴，而李六乙的舞台演繹則主要透
過多聲部的複合語言，呈現出另一番風味，源
於又超越原來的電影版本，實在難得。

高參攜億元名琴高參攜億元名琴
香江奏名曲香江奏名曲

文：小西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經典再創作

「八樓平台」《極道體》
時間：5月15日至16日晚上7：45
5月16日至17日下午3：00
地點：香港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文娛中心八樓香港舞蹈團「八樓平台」

極道體
身體與燈光玩遊戲

一個學習中國舞多年，身體舒展柔韌，綿裡藏鋼；一個總也不甘平淡，

上天入地，深信對於當代舞蹈，沒有舞不到，只有想不到。再加上一個

新媒體弄潮兒，理性精確，操縱光影於彈指間。這麼三個背景迥異的創

作人碰到一起，互相折磨拉扯，竟然「磨」出一道跨媒體舞蹈小品。

鬼才編舞家楊春江，最是閒不住，每次演出總想試試新意思。這一

次，他聯合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陳俊與新媒體藝術家林欣傑，在香

港舞蹈團黑盒劇場「八樓平台」中帶來跨媒體舞蹈劇場《極道體》，

兩位舞者要舞動長短不一的光管，與滿台光影玩遊戲。怎樣玩出新意

思，吸引觀眾目光之餘還撓得他們心癢癢？如楊春江所言，「只能

依靠創造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香港舞蹈團提供

與棍玩遊戲

舞蹈的物
件變成光

管，整個
編舞的套

路自然要
從「新」

設

想。楊春
江與陳俊

，放下自
己熟練使

用的身體
語言，跑

去學起

了鋼管舞
。卻沒想

到學得滿
腿瘀青哀

哀叫，回
到排練場

仍是傻

眼。原來
，舞台上

的光管，
採用膠質

外層，沒
有了鋼的

摩擦觸

感，許多
動作難以

施展。更
過分的是

，那支光
管非但沒

有牢牢

固定在地
上，還掛

在空中搖
來搖去。

一直覺得
自己對鋼

管舞上

手倒也挺
快的楊春

江，面對
此場景，

也暗暗嘆
氣：「就

算是真

的鋼管舞
舞者可能

也很難去
弄吧」，

苦笑之餘
，只有開

動腦

筋，速速
另尋他法

。而從小
接受嚴格

中國舞訓
練的陳俊

，更像

走進新世
界，基本

功扎實的
他碰上鋼

管舞也仍
是練出一

身冷

汗。「原
來用力的

方法完全
不同！」

他大笑說
，要不是

楊春江

鼓勵，還
真想對那

根棍敬而
遠之。

光管到了
舞者手上

，可以是
可供攀爬

旋轉的「
鋼管」，

也可

以是手中
變幻花樣

的棍。中
國舞中，

本也有耍
棍的傳統

，楊春

江與陳俊
，自然也

在這個方
向上大動

腦筋。舞
蹈中會出

現許多

耍棍的動
作，但練

習起來實
為不易。

「如果真
是一條木

棍，耍

起來當然
瀟灑，但

是光管哦
，又滑手

，重量又
不同，又

容易

掉，跳舞
的方法都

要用完全
新的方式

來創作。
」楊春江

說。棍

舞本也難
不倒陳俊

，但這次
卻有新挑

戰。「鋼
管舞和中

國的

棍，我們
想了很多

方法去怎
麼統一。

當我們去
用這些道

具的時

候，原來
不是我們

想像那麼
簡單。比

如棍可以
怎麼耍，

我們想

過很多變
化，但是

真的做起
來很難。

比如當棍
上的燈亮

了之

後，就更
不能去做

一些傳統
的劈打的

動作，會
很容易碎

。於是

整個創作
，到現在

仍是很難
預料，全

是很新的
體驗。」

他又

說，以往
香港舞蹈

團的創作
，多以傳

統舞劇為
主，舞蹈

大多有

人物、劇
情和內心

情感的設
置，「像

上次做《
少年遊》

，雖然

沒有那麼
多故事的

負擔，但
是還是在

講一些內
容，或是

內心世

界。」而
這次的創

作則很特
別，與背

景迥異的
楊春江搭

檔，

「遭遇很
多跳舞那

麼多年中
沒有想過

，也沒有
試過的東

西。」

演出名字
為《極道

體》，聽
起來很有

中國文化
「道生萬

物」

的意象。
但原來最

初時，「
道體」本

為「導體
」，寓意

通過不

同的媒介
，為迥然

不同的事
物搭建溝

通的橋樑
。「導體

是很科

學的講法
，所有的

物件都可
以是一個

媒介，做
藝術也是

在創作

一些不同
的導體來

變成媒介
，從而將

信息、感
覺、思想

甚至哲

學去展現
出來。Ke

ith（林欣
傑）做新

媒體，物
件就是導

體；我

們跳舞的
人，身體

就是導體
。將這些

不同的導
體放在一

起，去

講一些道
理。這是

個很闊的
層面。『

道』在中
國文化中

，可以

是方法、
路向，也

可以是理
論，透過

不同的媒
體展現。

而光管

就是很明
顯的一種

媒體展

示——一
個通道，

接通兩頭
，

可以發光
、引導、

傳熱。就
好

像我和陳
俊，不同

的背景，
是

迥異的兩
極，然後

借助Keit
h

的導體去
連貫起來

。」

冷血機械碰上血肉之軀

楊春江說
，舞台上

的表演者
其實是三

個——兩
位舞者和

滿台

的光影裝
置。在這

麼一個演
出中，新

媒體藝術
家林欣傑

那支

「看不見
的手」也

是舞台上
的主角之

一，在他
的操控下

，或長

或短的光
管產生不

同的發光
效果，配

合聲音
的變化與

舞者身

體能量的
流動。不

同層次的
光中，物

件也似在
跳舞，這

才是演

出真正新
奇所在。

林欣傑是
新媒體創

作室 Dim
ension+ 及

文創空間
LAB by D

i-

mension+
的共同創

辦人，曾
憑借作品

獲得相當
於新媒體

藝術奧

斯卡級別
的PRIX

Ars Electr
onica之表

揚大獎，
2011年又

被《透

視》雜誌
選為全球

40位40歲
以下的創

作驕子。
說起這次

的創

作，他形
容是「痛

苦又過癮
」。作為

一個新媒
體藝術家

，林的

作品往往
偏機械感

，這次卻
要運用到

兩具血肉
之軀上，

中間的

磨合過程
令人抓狂

卻又新意
百出。「

香港很少
這類型的

演出，

我們三個
的合作關

係很特別
。一般來

說，都是
其中一方

先發

球，這次
卻是一起

發球。我
想，不同

的藝術類
別有自

己不同

的性格，
當大家一

起發球時
，好玩的

程度，或
者不好玩

的程度

都會很高
，中間過

程很過癮
。」創作

的過程中
，新媒體

與舞蹈

兩方面都
一直在調

整改動，
有時甚至

要全部推
倒重來。

如林欣

傑所說，
媒體藝術

家去到一
個技術層

面的時候
，其實有

點像是

做電腦—
—設計好

系統，再
不斷更新

。但當舞
蹈加入進

來，面

對這個精
細又脆弱

的系統，
舞者會試

去調整
，媒體藝

術家也

會配合他
們再調整

，這麼一
來卻有可

能修改整
個系統，

又回到

原點從頭
再來。「

我完全沒
有

跳舞的經
驗，有些

設計當他

們要去用
的時候我

完全估計

不到在舞
蹈中會出

事，那就

要再修改
。」

「媒體藝
術最大鑊

的一件事
就是會出

現

error，這
個error不

單純是做
出來的效

果不好看
，而是會

整件

事完全不
能運作，

這是新媒
體藝術，

特別是用
電的媒體

藝術會

遭遇的問
題，」那

用上光管
，則真是

「大大鑊
」，「燈

在媒體

藝術中最
常出現，

但也是最
難掌握，

玩得不好
的話效果

會很難

看，尤其
是光管，

光物料我
們就試了

好多次。
」林欣傑

說，以

前自己做
創作，處

理燈光無
非就是「

開和關，
有和無」

，這次

和舞蹈合
作，卻不

能這麼簡
單，而要

發展出新
的效果，

這也是

挑戰所在
。

將舞蹈與
光影互動

，在香港
並不常見

，沒有太
多經驗可

以借

鑒，創作
過程中自

然問題層
出，以致

演期將近
，作品仍

在不斷

修改，三
人都十分

焦慮。例
如如何讓

燈光敏銳
地配合身

體遊

走，以呈
現更有趣

的效果，
亦是亟待

解決的問
題。而至

於舞者

要如何在
那根搖動

的「空中
之棍」上

舞出動作
，則更讓

人捏一

把汗。楊
春江說，

以往自己
的演出，

到這最後
階段一般

已經編

完開始重
複練習，

這次卻還
有許多問

題未得出
定論，焦

慮得他

和陳俊晚
上都睡不

好覺。但
他覺得，

這次的演
出也許未

必完

美，但絕
對誠意百

分，如果
可以為未

來這方面
的舞蹈嘗

試「拋

磚引玉」
，則不辜

負了這段
時間的焦

頭爛額。

■高參（左）與
鄭慧合奏多首中
外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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